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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旧分长、万、恩、建、宜、升“六乡”，俗云：“长
万出白米，恩建出刀枪，宜乡多礼仪，富贵落升乡”。殊不
知，在“出刀枪”的恩乡腹地两河桐木冲，宋时即有书院。诗
书诵咏，泽被幼童稚子，飘过阡陌古道，飞向京畿都邑，书院
周边的十里八村几度科甲兴盛，功名垂范。

它叫太极书院，后更名为璜溪书院，与州城的清湘书院一
并，对全州科举文教影响甚深。

书院产生于唐代，初指官方收藏和校勘书籍的场所，或是
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后来发展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和制
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

宋端拱元年(988)，河北人柳开知任全州，因招抚西延瑶
民粟氏有功，太宗赐钱 30 万缗(每缗一千文)，柳公不入私
囊，在州城北山筑室，政余讲学，训读士人，这只是清湘书院
的雏形(柳离任后，州人将北山改为柳山，建柳侯祠祀之)。淳
熙三年(1176)，与灌阳县会湘桥村相邻的乌山邓家拉村，出了
个“以春秋举解元联捷进士”的邓宁民，官横州司户参军，自
创书院于邓家拉村附近的桐木冲——— 旧称桐木街，为湘桂古道
的商铺驿站——— 名“太极书院”，招童开蒙，授礼仪诗书，举
秀才之学。

私人筹建书院，这是桂北地区有史记载的首例。
而柳山读书堂，屡兴屡废。嘉定八年(1215)，福建人林岜

知全州，修复柳山，邀其友魏了翁作记，称书院自此始。宝庆
三年(1227)，宋理宗为柳山题“清湘书院”匾额，书院声名大
振。惜宋末元初，毁于战火。

元统元年(1333)，清湘书院建新祠，立柳侯新像。当是
时，清湘书院学宾、桐木冲人邓华夫，将柳侯原像移至老家，
将太极书院修葺扩建，于至正七年(1347)竣工，取近前璜溪
意，更名“璜溪书院”，并请仕人曾昺作《璜溪书院记》：

璜溪发源于高山，萦回演迤，远赴于灌阳之会湘桥溪之
左，地可数十亩，前挹双峰，后枕高阜冈，原翼于左右，若堵
墙故，即其地而营筑焉。其屋为梁者三，为楹者六十有余，正
堂以贮先圣遗像之碑，瞻敬其所由始也，柳侯旧像居房之右，
而东向厌于所尊也，华夫之大父曰宁民，习春秋，以恩科调横
州司户参军，乃为新像居房之左，而西向谓其尝被斯文之泽，
知仰柳侯之风，而今祀侯于其地，故使为主而面之也。……余
谓之曰：书院成游观者，必众其名，将与柳山并传，岂无宗公

钜卿为君记之者？
试想一下，“其屋为梁者三，为楹者六十有余”，于乡村

是何等的高大上！书院生源，跨全州两河、白宝和灌阳文市等
地，文风蔚然。璜溪之滨，琅琅书声，浸润了乡音，滥觞田园
古村。

璜溪书院在明宣德、正德、嘉靖年间相继都有修葺。与此
同时的清湘书院，自开封府尹谪知全州的顾璘，在柳山增置亭
宇院堂，以兴贤育才为首务，广植士林。明末徐霞客到全州，
其游记称柳山“与睢、岳、嵩、庐四书院共著”。及清，嘉庆
二十一年(1816)、同治四年(1865)璜溪书院再度重修，书声绵
延，耕读传家。清末荒废，至民国年间，尚存书院大堂。这个
处于两县三乡交界的地方由于战乱频频，乡村书院再也摆不下
一张安静的课桌，最终难逃土木不存的厄运，遗址后来被村民
开垦成一丘丘稻田。

文化在深层次上是坚韧的，文脉的传承又常是脆弱的。璜
溪书院现在仅有的物证，是立在荒野的孔子石像碑和几块记事
碑。孔像碑高 2 . 4 米、宽 1 . 37 米，碑面阳刻孔子全身立像，
像高 1 . 65 米、宽 0 . 63 米；顶端有“先圣遗像”篆字，右边
有数行小字，已漫漶不清，左边落款“唐吴道子笔”楷书。碑
上人物的头饰、手形、衣袍、广袖等造型线条流畅优美，髯须
飘逸，广额长眉，近 45° 的半侧面立像，显出深沉睿智又不
失亲和的仁爱风范。摄游友人马震宇先生观后撰文称：“这种
角度既适合表现人物的相貌特征，又没有正面像给观者的那种
威严的压力。《论语·子张》记子夏言：‘君子有三变：望之
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幅画像大约可以体现出这
种标准。”“文革”期间，孔像碑被砸，所幸石质厚实，只砸
去右上侧一角(石像其他部位线条尚清晰，唯面相模糊，疑似
被污损)。据考，孔像碑立于南宋时，且为“画圣”绘“至
圣”，极具价值。然而这宝贝至今还兀立在荒郊，日渐风化。

璜溪孔像碑前，有一块清嘉庆年的“邓氏积善垂裕后昆
记”碑，其碑文末段尤为动人：“昔宋太师温国公司
马光有曰：积金以遗子孙未必子孙能尽守，积书以遗
子孙未必子孙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与冥冥之中以遗子
孙之记，正合子之意也。且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将见均辈昆季能敦尚行实积德累仁而世守其先业以发
挥先君之潜德幽光，不亦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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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桐木冲比邻的花林岗，我的故乡，老屋门外，各有
一对甲石。多年后，我才知道，乡亲们叫它们的名字，应
当写作“甲石”——— 记录科甲荣光的石头，书名旗杆石。

那一对对甲石，随着年龄和阅历渐长，我愈来愈觉出
它们的分量。当我俯下身去辨认，翻开书去研读，大吃一
惊：光是厚村、大田就有十多位进士，近百名举人。大田
村有进士楼，楹联云：“名门久列南阳首，甲第曾开西粤
先”，横额为木雕“出入是门”。大田村旧有“一门三进
士，七科八举人”的故事——— “七科八举人”云云，意谓
七个赶考的书生加上一个随从马夫也考中了举人。

今人书写的“百板洞”，实为“百榜垌”之讹。盖因
周边村族士人科考中榜者众多，官府差人送喜报到此，与
村中迎接报喜的人一道牵马进村，高中的人都要在田垌的
官道边立一块牌子，将所中功名刻在上面，时间一长，牌
子益多，故称“百榜”，且砌了房子由人看守，后定居为
村。村中一条南北走向的青石板街，临街的民居都有木板
门面的铺子，曾经北往全州永州、南去灌阳道州的过客商
贾，往来如云。 1931 年初，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七
军在全州县城关岳庙召开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前敌委会
议，红军自粟家渡过湘江，经蒙家岭、八百岭、广坪、百

板洞、大田，进灌阳入道州，走的就是这条石板街。红军
洒下的革命火种，点燃了百板洞人邓崇济参与领导的全灌
特支及桂北游击队。这条繁华了千百年的街道，前几年却
被混凝土封盖，铺面与古民居倾圮殆尽。

透着厚重的古典美的石板路、石拱桥，秩序井然的天
井房子，近些年迅疾老去，荒芜湮没在我们的记忆中，终
究太可惜！大青石铺就的进士门楼的气派，带蜈蚣墙、马
头墙的明清民居的优雅，民国风格的碉楼的庄重，缀连
24 个天井的家族建筑群的壮观……一对石鼓，两面雀
替，几个柱础，就饱含了精美考究的艺术审美和敦实耐用
的工匠精神。古建美学和民俗风情，多潜藏在那日益颓败
的各式建筑之中。具有地方代表性的古建筑，是凝固的音
乐，是静默的诗篇，是无字的历史，也是乡愁之所在。

“踏着石板路，去看天井房子……”这样的期望，竟
快成奢望了。

回乡看到村里断掉的石桥，挖走古樟的空坪，倒塌的
老房子，心里总不是滋味。那条南北通衢的石板大路，连
同一路上的凉亭、石桥，多半荒废草野。几次去看璜溪书
院，只能站在遗址的田埂上惆怅。连一时与中国四大书院
并著的清湘书院也湮没荒山了，何况这偏居一隅的璜溪。

璜溪之畔追思切：乡关何处是？

老去的民居

▲进士楼建筑群一角

▲进士楼石鼓

▲《全州文物选粹》
载书院孔像碑


